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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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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顺”年号，还牵涉着一段扑朔迷离
的历史公案。明末两位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
忠和李自成的年号、国号均叫“大顺”，这种在
同一时期两个政权年号与国号发生重合的情
况非常少见，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巧合，是否
代表着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暗中较劲，后人无从
得知。“大顺”年号和“大顺”国号的同时出现，
让张、李不和，张献忠曾想兼并李自成的传说
留下了一个悬念。

谈及张献忠，他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
自幼家庭贫苦，曾建立大西政权，与李自成齐
名。1640年，张献忠率部进兵四川，1644年在
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年号“大顺”。
1646年清军南下，张献忠引兵拒战，在西充凤
凰山中箭而死。其人多有奇闻异事流传，如入
川屠蜀、江中沉宝以及野史中关于他和他妃子
的故事等等，在史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

1646年，张献忠携带打劫而来的千船金银
珠宝从成都顺水南下，在四川彭山县江口镇

“老虎滩”一带遭到川西官僚杨展的突袭，千船
金银珠宝绝大部分随船队沉落江中。清人彭
遵泗在他的著作《蜀碧》中，关于张献忠沉银曾
有过这样的记载：

“献闻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数十万，装
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且欲乘势
走楚，变姓名作巨商也。展闻，逆于彭山之江
口，纵火大战，烧沉其舟。贼奔北，士卒辎重，
丧亡几尽；复走还成都。展取所遗金宝以益军
储。自是富强甲诸将。而至今居民时于江底
获大鞘，其金银镌有各州邑名号。”

这段历史记载中，“献”是张献忠，“展”指
的是大明参将杨展。二人于彭山江口遭遇，张
献忠战败沉船，船上所载大量金银也随之沉
没。这批沉宝杨展曾经打捞过，周边的居民也
曾经打捞过，且当时打捞上来的银锭刻有各州
县的名号。

三百多年来，关于张献忠沉银的历史逐渐
成为传说，并在四川不同地区流传着不同的版
本。彭山江口当地流行的版本是“石龙对石
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而
在江口镇确实有一个石龙村，石龙村的旁边就
有条石龙沟。这条石龙沟一端连着岷江，另一
端的尽头是一堵绝壁，上面雕着一条张牙舞爪
的巨型石龙。石龙的真实存在，给本就扑朔迷
离的张献忠沉银传说蒙上了更为神秘的面纱。

2005 年 4 月 20 日，彭山县城开建引水工
程，一施工队在岷江“老虎滩”河床上用挖掘机
开挖铺设管道的沟槽时，一铲就铲出一段木
头，让我们离揭开这层面纱似乎近了一点点。
这段木头中间已被掏空，里面赫然摆放着7枚
五十两重的大银锭。

银锭上铭刻的文字既有“京山”、“湘潭”等
地点，也有“崇祯十年”等时间——这无疑是一
批来自明代湖广地区的官银，但怎么会出现在
彭山江口的岷江河道里呢？那段装载银锭的
空心木头成为破解这个谜团的一把钥匙。

2018年的第二期考古发掘，将这一历史事
件进一步拓展，“江口沉银遗址”的名称也随之
更换成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此次出水文
物中，和张献忠大西政权有关的文物仍然大量
出现。其中包括了数十枚“西王赏功”金银币，
张献忠册封妃嫔的金册，更有重达 50 两的大
型银锭等珍贵文物。大型银锭上大量出现四
川地名，为研究张献忠在四川的活动范围以及
实际控制范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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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顺”铭文砖是刘文秀在西昌培修城墙时留下的遗物，它
见证了他身前的荣光，也在幽冥中守护着他300多年之久。同
时，它的出现也为西昌打下了南明时期的烙印，确认了这片土地
曾经是南明政权抗击清军的基地。

从纪年砖的采集，到成为凉山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古朴、
浑厚的铭文砖穿越悠悠历史，从前世走向今生。

1986年5月11日，凉山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刘世旭接
到一个紧急的电话，凉山军分区的工作人员说发现了一匹
砖，这个砖与平时他们看见的砖不同，上面还写有字。

挂掉电话，刘世旭的眉头皱了起来，凭着多年的工作
经验和考古阅历，觉着这个事情不同一般，他一边思考，
一边火速地赶往现场。

刘世旭到达军分区后，对这匹砖进行仔细勘察、测量，
这匹砖长32厘米，宽17.5厘米，厚6.5厘米，泥质灰陶，砖上
刻有用隶书撰写的“大顺”二字。这时刘世旭顿时激动起
来，他知道这匹代表着一代政权的城墙砖，现在几乎找不
到了，同时他深知这对凉山地区南明史研究的重要性。

19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经济不断发展，
很多人都下海经商，当时有一部分人采取了一种捷径——
盗墓，许多墓室十室九空，文物遭受巨大的损失。为了尽
可能地保护地面地下文物免遭严重破坏，当时各地区的文
物部门均采取了保护性采集措施，避免更多的文物流失，
这匹“大顺”铭文砖在这样的背景下“落户”凉山州博物馆。

一件文物携带着一段历史信息，这匹有着“大顺”二字
的城墙砖亦是如此。“大顺”是张献忠在成都建立的“大西”
政权的年号，西昌出土的“大顺”城砖正是张献忠的亲信
——“抚南将军”刘文秀在西昌培修城墙时所留下的遗物。

早在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王朝在凉山置
四川行都指挥使司，领五卫、八所，五长官司，西昌为“五卫”
中的建昌卫军民指挥使司。此后，明朝廷在西昌建造了用
于军事防御的建昌城，据清代《西昌县志》记载，“明洪武
……建四门，东曰‘安定’、南曰‘大通’、西曰‘宁远’、北曰‘建
平’”，并沿城门左右两边又修筑了十米高的城墙以御外
敌。这些带着军事作用的城墙保障了明朝政权两百多年的
稳定统治，历经多次修葺，其中的部分城墙今天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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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明末，全国各地战乱频繁，民不聊生。随着李自成的

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明朝灭亡，明朝的
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投降清朝，清军入关，顺治帝登上皇帝
的宝座。在这样的形势下，不愿就此屈服于清朝统治的
明朝余部和农民起义军，拥立明宗室的后裔在长江以南
的地区先后建立了数个抵抗清统治的政权，如：朱由崧的
弘光政权、朱以海的鲁王监国、朱聿键的武隆政权和朱由
榔的永历政权等，这些小政权共维持了十八年之久，史称

“南明小朝廷”。在这些政权中，先后活动于广西、贵州、
云南的永历政权是维持时间最长的，共计十五年。

永历政权建立之初，由于朱由榔为人优柔寡断、懦弱
无能，令其政权一度陷入危机。就在南明政权形势万分危
急时刻，大顺农民起义军的余部与明朝余部携手掀起了抗
清斗争，并取得多次胜利。永历六年（1652年），南明永历
朝廷接受张献忠部将孙可望、李定国的联合抗清建议，定
都安龙。而此时，清王朝早已定鼎北京，永历六年即为清
顺治九年。不久，以大西军余部为主体的南明军对清军展
开了全面反击，永历政权也在此时与西昌产生了联系。

作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主要将领，起义军首领张献忠
的义子，刘文秀在大西政权建立后，就与孙可望、李定国、
艾能奇并称为“四将军”。张献忠死后，刘文秀与孙可望等
率“大西”余部数万人进军云贵，继续抗击清军。南明永历
六年（1652年），刘文秀受封为“抚南王”，率六万大西军围
攻成都，迫使吴三桂败走保宁（今阆中）。但在继续追击吴
三桂的过程中，刘文秀因屡战告捷而轻敌，在战略部署上
发生了严重错误，被吴三桂和清朝廷“征西将军”李国翰联
手击溃。刘文秀兵败后回到贵州，遭到孙可望的极度不
满，同时孙可望亦萌生私欲，政权内部的分化逐渐出现。

永历十年（1656年），刘文秀随永历帝南迁至昆明，受
封“蜀王”。而孙可望背叛南明，割据四川，刘文秀被任命
为“右征讨大将军”，前往讨伐孙可望。次年（1657年），刘
文秀派手下心腹分路进驻四川雅州（今雅安）、嘉定府（今
乐山）等地，本人则率领大军取道建昌、黎州（今汉源）、雅
州，并以建昌作为军事进攻的据点，驻扎三万精兵，然后
修城邑、杀贪官、接济贫民，并沿用明朝建置，逐步完善了
建昌的军事机构和行政设置。

原立于西昌泸山光福寺大雄殿西壁上的《泸山碑记》
碑，记载了当时行政建置的情况，而位于今西昌白塔寺的

《施田崇祀碑记》碑和《修古塔碑记》碑上则记载了当时的
部分官职情况。

钦命鸿胪寺正卿管监理府事朱奉玺熏沐顿首拜撰
钦命建昌兵粮道按察司副使马鸣霆
钦命驻镇建南铁骑右营都督府刘镇国
钦命四川行都使司掌印总镇府孙韬
建昌等卫监理府曹其正
总理四川行都使司操捕游击杨世材
管理会盐都司赵景芳
坐营都司赵桢胤
盐井卫掌印都司赵君宣
建昌卫掌印都司俞忠良
宁番卫掌印都司王命宣
功授都司赵祥胤
……
这些碑文反映了永历政权当时在建昌（今西昌）的各级

地方行政机构已基本健全，说明当时其在建昌的统治基本
上保持了稳定。后来，刘文秀转战四川其他地区，留其部下
高承恩继续经营建昌。由于刘文秀对建昌地区的妥善治
理，使得建昌局势基本稳定，逐渐成为提供抵抗清军所需物
资的大后方，西昌成为南明时重要的一处抗清基地。

但由于孙可望逐渐膨胀的称王私欲，使得起义军内
部矛盾日益激化，这个反清政权最终难逃失败的厄运。
史书上对南明这段历史记载甚少，对建昌地区的记载更
是少之又少。随着时间的流逝，《施田崇祀碑记》碑、《泸
山碑记》碑上的文字渐渐变得模糊，但是随着西昌境内发
现的“大顺”铭文砖，印证了刘文秀培修建昌城池的这段
历史，使南明时的西昌因为它的存在而变得清晰，也为西
昌曾经作为起义军的抗清基地提供了重要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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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白塔寺的《施田崇祀碑记》碑拓片。

“大顺”年号铭文砖。

西昌明代所筑城墙几经修葺至今仍存于老城区。

“江口沉银遗址”
出水的虎钮金印。

《修古塔碑记》碑拓片。


